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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电影《人生大事》中莫老爷子(罗京民

饰)在病床上对莫三妹(朱一龙饰)说的一句

话，令我思之再三，“人这一生，除死无大

事。做我们这一行，要有圣人心。”这不仅

是影片的核心主题，也点出了我们各行各

业的职业精神。话语平实而道理深遂。

37 岁的河北广播电视台编导刘江江

编剧导演的电影《人生大事》一经面世，便

成了今年暑期档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匹骏

马，不仅创造了超过17亿的票房佳绩，还

收获了众多专家与观众的热评。在“后疫

情时代”，什么样的电影能唤回广大电影

观众的观影兴致，能击中观众的情感与心

灵？“不贴标签，不喊口号的主旋律电影”

更能赢得广大观众的青睐。有影迷还将

其与日本同类题材影片《入殓师》进行比

较，评说高下，有专家说它是“后疫情时

代”重构都市社会生命哲学的“话题电

影”，而更多的论者说它是真实表现城市

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治愈疗伤影片”，真

实映射出底层民众艰难挣扎、苦心奋争、

自我救赎的“温暖和光明”……正是在这

众多的关于社会、族群、阶层，生命、生存、

生活，哲学、文化、审美等不同话题的探寻

中，实证着这部新人处女秀电影的巨大成

功。分析总结起来，我以为有三点启示最

为重要:

感恩生活的馈赠

刘江江入职于河北广播电视台后，在

“村里这点事”栏目历练了十多年。他从

不回避自己从小生活在祖辈从事的丧葬

行业生活圈中，跟着爷爷参加过不同人的

葬礼，偷食过亡灵美味的祭品，躺身过未

装殓的棺材，后来双修了新闻及法学，不

仅具备执导殡葬题材的天然优势，更拥有

细致入微的观察家视角。他感恩独特生

活经历的馈赠，早有心创拍一部关于生死

主题的丧葬题材电影，在工作之余创作了

反映华北丧葬文化为背景的电影剧本《上

天堂》(后更名《人生大事》)，成功入围了

2019 年平遥电影展的“陌陌·平遥创投项

目”。

在电影投拍的关键时刻，刘江江遇到

了一个贵人，生活再次馈赠了豪礼，这就

是成功执导了电影《滚蛋吧！肿瘤君》、

《送你一朵小红花》的青年导演韩延，刘江

江称之为剧组的“主心骨”。共同的旨趣，

对殡葬行业特殊人群生活的深切关怀，让

他俩一拍即合。刘江江表示，“从剧本阶

段就介入，他像指路明灯一样。我觉得朱

一龙会72变，延哥有火眼金睛，延哥从剧

本阶段到执行阶段，一眼能看出来问题在

哪，或是哪走偏了。他作为监制，不会轻

易放过我们每一个主创，有几次我在改剧

本的过程中，都觉得已经筋疲力尽了，延

哥可能还要再踹一脚，第二天就又能挤出

一滴油来。我特别感谢他这种工作方式，

就像三哥身边的老莫、小文，这些人像加

速器一样，让三哥把最好的他拿出来。我

觉得这种经验和指点是无价的，适用于我

以后的职业生涯。”

影片最终选择在武汉拍摄，也是在确

定了朱一龙出演之后，“因为朱一龙是武

汉人，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他更容易驾驭的

城市，因为我们想呈现出来一个更接地气

的人物。如果能在他的家乡、他成长的地

方来拍的话，这是一个安全方案，所以我

们就去了武汉。结果去了武汉就觉得，这

个地方完全符合我们对选景的要求，那个

地方就是烟火气、江湖气，武汉就是一个

让你感受到活着真好的地方。”

如果说选择朱一龙从而选定武汉市

作为拍摄地是生活的馈赠，那么，遇见武

小文的饰演者杨恩又，则是生活馈赠的又

一大“惊喜”，甚至被刘江江赞为“是老天

爷赏饭吃”。刘江江说杨恩又有种力量会

给人惊喜，但是这个惊喜得找到触发键，

“所以我们的磨合，就是要找到触发又又

惊喜的地方。比方说拍又又的时候，需要

我、摄影、执行导演等各个部门形成一个

化学反应，我们希望她不知道我们在拍

她，非常自然的感觉，还要一边苦口婆心

一边当头棒喝、一边小桥流水一边大浪淘

沙的和她沟通。和孩子沟通通道跟成人

是不一样的，得去找。它是一个集体工

作，要把她最好的表现引导出来。”

感恩生活馈赠了电影《人生大事》需

要的一切，在最需要的档口，遇到了最需

要的人！仿佛一切都有上天安排，一切都

被现实赋予，一切都被生活馈赠。机遇都

给了有备而来的江江。

民生底色映射出时代的暖色

习近平总书记说，“生活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生活。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

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

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

笔触丑化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

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

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

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

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

魅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

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

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

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

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电影《人生大事》故事的开篇，便展示

出都市生活的底色，烟火气、江湖气、市井

气十足，在这种氛围下小文的外婆悄然离

世。不知晓死亡意味的小文一遍遍呼喊

着外婆，瞬间变成了孤女。刑满出狱的莫

三妹，回到了父亲的殡葬店“上天堂”，他

接到的第一单生意就是去为小文外婆整

容送葬。由于小文舅妈的干涉，小文舅舅

只好将小文托附给莫三妹照看三天。由

于有费用，莫三妹的合伙人王建仁见钱眼

开，替三哥应了下来。无奈之中小文进入

了莫三妹原本就杂乱无序的生活，二人从

冤家对头经一系列的人间琐碎，渐渐成为

了莫逆之交，相依为伴，演绎出一幕幕人

间活剧。

影片通过“六场葬礼和一场婚礼”，从

鸡飞狗跳的市井生活中展现出二人的自

我救赎，性格蜕变，乃至人生命运的改变

过程。影片的前半程主要是以充满着揶

揄喜感的方式呈现出莫三妹的“摆惨”、

“摆烂”，女友熙熙跟了冤家对头老六，自

己戴了绿帽子还不知晓，父亲老莫哀其不

幸又恨其不争，以房产证为吸引希图儿子

三妹改邪归正，小文的加入平添了莫家父

子间众多烦恼，一手烂牌，一地鸡毛。好

在小文的加入不是如莫三妹所说的那样，

“你是上天派来专门毁我的是吗？你是看

我还不够倒霉是吗？”当莫三妹受白雪启

发对小文说出了善意的谎言，你外婆没有

消失，“到天上……变成……变成星星

了！”之后，从此小文不再是“灾星”而渐次

变成了“上天堂”四人组的“福将”。大贾

夫妇为安葬早逝的女儿，请莫三妹操办，

工匠花费一整天功夫精雕细琢，完成了一

座汉白玉骨灰盒，谁料想一夜之间被小文

涂鸦画满了星星。因时间紧迫，来不及修

复或更换，次日三哥只好硬着头皮去见大

贾夫妇。大贾妻子说出病死的女儿生前

最喜欢画画。三哥见状顺水推舟，忙说

“这是我姑娘亲手画的，她也想表达对她

同龄人的哀悼”。大贾夫妇听罢更为感

动，夫人不仅蹲下身去抱紧了小文，大贾

还额外送给三哥一个红包，说是感谢你姑

娘的。小文为解三哥30万元的忧愁，硬是

把外婆昔日的舞伴刘老头拉来，让三哥为

他一个活人办一场“皇帝的葬礼”。喜剧

桥段，从善出发，歪打正着，正剧效果。

从此之后，一个个喜剧挢段，在小文

的催化下，转化为带泪的微笑，哀伤中的

温暖，艰难中的希望和冰冷中的旭阳。现

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魅力再次彰显出当代

价值，不仅在于对生活底色的真实描绘，

对社会、人性假丑恶的针砭批判，还得益

于对时代亮色、人性真善美的温暖礼赞，

对理想希望的热切憧憬。在生活底色上

升腾出新时代的温暖，让阳光普照人间。

“圣人心”成就行业状元

孟子云：唯送死可当大事。道出了中

华传统文化中“死者为大”的生死文化理

念。影片中的老莫终其一生，临别前向儿

子莫三妹道出了他的职业操守，“人生，除

死无大事。”“做我们这一行，得有一颗圣

人心。”以此为契机，莫三妹认识到“由物

及心”、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才能

赢得他人的积极反馈。三妹感动于父亲

对生命敬重和自身职业的信仰。

从主人公殡葬职业的精神操守，延展

到刘江江所从事的电影事业，推而广之到

文艺事业，“圣人心”的内涵又是极其丰富

的。不仅涉及到信仰的精神高度，道德伦

理、精神品格，还涉及到技艺层面。“德艺

双馨”，“尽善尽美”。对此，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先生表述为，这“是

中国艺术发展的宝贵经验和重要美学原

则与艺术标准”。朱熹说：“美者，声容之

盛。善者，美之实也。”韩愈也特别强调文

艺与道德的关系，主张文学艺术是“贯道

之器”，要把“道”贯穿于文艺作品始终，也

要成为文艺家“文道合一”的终身修为。

他说：“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

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这里的美善关系也就是文艺与道德的关

系，不仅包含着文艺家的社会公德内容，

也具有文艺的职业道德内涵。”(向云驹语)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铸造灵魂

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

心。”“圣人心”对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而言，

可以理解为是立身、立命、立业之本心，对

志存高远的文艺工作者而言，完全可以理

解为是“传世之心”。这是一种伟大而宝

贵的职业精神，将会激励人们在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中，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未

来！

(作者系河北省影视家协会艺术委员

会主任)

“理想的观众”和“观众的理想”是一

对辩证的存在，前者主要出现在创作者与

生产者的期待里：购票走入影院，对影片

质量表示满意以至喜爱，这也就意味着对

影片思想内容、情感情调、艺术形式等均

能领会到并且认同，在走出影院后传播正

面评价，这样的观众如果数量众多，那么

无疑是非常理想的。后者则显现在作为

消费和接受主体的观众一端，他们对每一

部所看的影片、对整个电影行业，都有着

自己的期待和诉求。在电影质量足够高

的条件下，两者的期待可以相互契合。反

之可得，如果两者的期待差距拉大，则意

味着电影质量和电影文化生态不够良好。

艺术电影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形态，思

想的深邃、艺术的精深、定位的非商业非

娱乐，这些特征都对作者和观众提出很高

的要求，同时也很考验电影行业在资金、

技术、宣发手段等各个环节的成色。因此

考察艺术电影的处境，是考察一个国家或

地区电影文化事业的重要指标。本文将

中国艺术电影十余年间发生的一些现象、

片段做一连缀，或可呈现出中国电影文化

发展的轮廓。

2006年，贾樟柯作品《三峡好人》获得

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

奖。载誉归来后的市场表现则令人遗

憾，仅有30.8万，与同档期的国产古装动

作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形成强烈反

差，以至于当时媒体炒作称“‘好人’不如

‘黄金’”。反倒是在海外市场上，通过版

权授权和直接发行，收获约4000万。这个

事件其实反映出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之

初市场和观众的情况——总量小，集中于

商业片。

2019年，娄烨导演的《兰心大剧院》入

围第 76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2021 年国内公映后票房约 2000 万。

媒体又是一片唏嘘，认为过于惨淡。然

而，和当年《三峡好人》相比，中国艺术电

影的市场表现和观众接受度岂非已有大

幅进步？

再看更年轻一代电影作者。2017年，

李睿珺作品《路过未来》入围第70届戛纳

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这也是第

一部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发行

上映的国产片，票房为 253 万。2022 年，

他的新作《隐入尘烟》入围第72届柏林国

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截止到本文写作

时，票房已过2000万。而媒体觉得与爆棚

的口碑相比，这个数字仍然太少。

一个始终在观众那里没有澄清、在媒

体那里有意无意混淆的问题是，艺术电影

的价值原本就不宜单以票房计算。而且，

即便以票房指标来看，艺术电影的收益规

律是长线，它们将在未来的复映、电影节

展、音像制品发行、学术教育等方面获得

持续收益。每年，北影节展映单元影史经

典影片一票难求，七八十年前艺术片的衍

生文创品也被影迷热捧收藏，这都不是纯

商业片可以做到的。

中国艺术电影近年来在创作上存在

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沉浸到真实与

现实当中去，这也包括对历史或时光的追

忆，然后从中寻得存在的体验感。2019年

王小帅执导的《地久天长》聚焦失孤家庭，

2019年陆庆屹作品《四个春天》（纪录片）

呈现一对老年夫妇的悲欢，2021年贾樟柯

导演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纪录片）寻

访四位作家的艺术人生，都把中国电影人

对真实、对影像纪实属性的理解转化成为

令人或动容或深思的作品。王、贾二作均

现身国际A类电影节，陆作则主要在国内

电影节展中获得肯定。这固然和影片选

题、手法、主创等的国际认知程度有一定

关系，同时也再次提醒我们，中国观众对

真实的诉求，对现实的态度，和其他国家

地区的人们毕竟存在差异。这也有助于

我们放下西方各大电影节的迷思。

第二个维度是作者表达的自觉。这

体现在形式与风格的强化、电影观念与文

化系统的自觉。如《兰心大剧院》，凡是关

注娄烨的观众都无法不注意到黑白影像

采用带来的新鲜视觉经验。再如毕赣作

品《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地域

色彩浓郁的景观与强烈的超现实心理幻

境融合，都提醒大众正在接受一种前所未

有的电影经验。这类影片的出现，本身就

显示着中国电影文化生态的丰富与多元，

当然也证明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电影观众

已可符合电影艺术创作者的理想。事实

上，尽管上述影片票房表现仍不能与主流

影片相比，但中国观众对电影艺术语言的

敏感和趣味却实实在在地增长着，分众化

的影迷群体出现，更使艺术电影获得了深

度传播、产生广泛影响的可能。如随着毕

赣作品的争议，塔尔科夫斯基其人其作、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文学作品《路边野

餐》、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

录》等等，都成为迷影一族津津乐道的话

题，逐渐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得到新的

传播。

必须看到，这两个维度并不是截然对

立的。有的电影作者擅于实现两者的同

步与平衡，如刁亦男的《白日焰火》与《南

方车站的聚会》，既有着对中国现实景观

的敏锐发现与呈现，也有着把影像从纪

实、转喻的属性推向表意、隐喻属性的高

超手段。而大众向影星和类型片元素的

加入又使其获得了更广泛传播的可能。

这两部影片票房分别超过了 1 亿和 2

亿元。

从上列影片的票房表现和大的走向

来看，不妨说，只要艺术质量达到一定高

度，且有好的宣发支持，结果都可算令人

满意。理想的观众不但存在，而且还在逐

步增多增强。

如果我们把考察的视野放得更宽广，

就会发现，中国电影观众不但是非常理想

的巨大群体，他们甚至比许多电影从业者

以为的还要理想一些。在媒体融合的传

播环境内，难以计数的观众通过购票平

台、微博、公众号、短视频网站等等渠道展

开了属于他们的表达。如果说发表观影

感受和判断、撰写影评、参与打分等是相

对被动和传统的表达方式，那么自发地制

作以影片为素材的短视频，普及电影专业

知识和资讯，就其他网友的影评加以再评

判甚至争论，这些都显示出了当下中国观

众的电影文化修养和强烈的主体参与意

识，当然还有就是他们对电影所表现出的

极高的热情和关注。

中国电影观众的理想，是中国电影事

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同时也是一种紧迫

的压力。中国电影的路正在扩宽和延伸，

如何更勇敢地直面现实，更富有智慧地探

索表达方式，是中国电影人需要解答的问

题。中国电影研究者则要对电影观念的

革命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在美学、

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做好准备。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们始终相

信中国电影的未来。

（本文据作者在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论坛——理想

的观众与观众的理想”上的发言修改）


